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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47：崎川隆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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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川隆（SAKIKAWA Takashi），日本东京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古籍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甲骨文、金文、青铜器以及商周考古。出版一部专著，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本科、硕士都是在日本读的，我的专业方向是考古。2002年，我在日本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来到中国。在吉林大学考古系以高级进修生的身份，学习了两年中国考古。其间，曾参加过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留学第三年，也就是2004年，考入吉大古籍所，跟吴振武老师攻读博士学位。读了五年，于2009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到现在。我的学术研究的基础都是考古学，开始学古文字是比较晚的，所以，我自己认为是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严格的出土文献或古文字研究学者。我不是一个正宗的古文字学者，而且我的学术经历比较特殊，不一定对大家有什么参考价值。
那么，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中国古文字研究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如何研究古文字的。我在初中和高中时候，已经开始对东亚的古代文化产生了兴趣。高中时最喜欢的是历史课和汉文课（就是日本的古代汉语课），课余时间读到了贝冢茂树先生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一些概说，我还看了他的弟弟小川环树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在贝冢茂树的书中，我第一次知道了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等学者名讳，知道了“二重证据法”、“五期断代” 等学术名词，这算是我跟中国古文字学的第一次接触。
后来考入庆应义塾大学以后，选择了考古专业。为什么不选择中文系或东洋史，原因是我最感兴趣的是物质文化方面的问题，所以选择了考古。我的这种兴趣所在，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作为物质文化的文字资料，现在也没有改变。我博士论文写的是甲骨文的字体分类，这个字体分类也是从作为物质文化的文字这样的看法出发，把这个文字当作物质资料，应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来作分类。而且最近感兴趣的是青铜器铭文方面的问题，我感兴趣的不是文本内容方面如文字考释等问题，而是文本的外形或者载体的问题，比如载体的形状、大小、材质等等。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文本的内容和性质。所以我感兴趣的是文本的载体和内容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访谈的第二个问题。
本科在考古系里面，我学到了很多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基本方法和知识。但是很遗憾的是当时在庆应大学考古系，没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考古的老师。我本科时候的导师铃木公雄先生（已故），虽然他的专业是日本绳文时代考古学，他专门研究的是陶器的分类学方面的问题，但他对中国考古学方面也很感兴趣。他年轻的时候，也读过贝冢茂树甲骨断代学方面的研究，他一直关注甲骨断代问题。而且他早年到美国留学，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的时候，他的辅导教师就是张光直先生，他可能受到了张光直的影响，对中国考古很有兴趣。所以当我跟他谈毕业论文选题的时候，他非常乐意我做甲骨文方面研究。当然，甲骨学不是他的专业。他说他自己肯定指导不了，所以给我介绍了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甲骨学者，就是松丸道雄先生。松丸先生当时已经在东京大学退休，但是在东京地区的话，他是唯一的研究甲骨学者，没有别的人。那个时候，给我介绍松丸先生的老师还有一位，他是西江清高（现任日本南山大学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先生。他当时是一个算是比较年轻的考古学家，八十年代到北大考古系学习过中国考古学。他对当时的中国古文字学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对北大的古文字研究情况，有一定的了解。那个时候，西江清高先生在课余时间开了一门中国考古的读书会，然后我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我跟他谈了现在对甲骨文感兴趣，应该如何学习，应该首先看的是哪些书？他给我介绍的是裘锡圭先生八十年代末在日本开会的时候报告的文章——《殷周古文字中的正体和俗体》，然后我认真读了这篇论文。读完了印象非常深刻，做了笔记，在读书会上做了报告。后来西江先生推荐应该向松丸先生问一问如何进一步学习。他当时和松丸先生合编有关中国历史概说的一部书，他经常去松丸先生家里。有一次他去松丸先生家里的时候，我也跟他一起去了。那个时候，西江清高先生给我介绍了松丸老师。那是我第一次见松丸先生的机会，我记得那是1997年的11月中旬一个下午，雨后的东京十分凉爽，我们一起去拜访的松丸先生。松丸先生当时已经退休，基本不带学生，也不开课。所以跟他接触机会是很难得的。那个时候，我给松丸先生看了前一段时间我在读书会上做的手写报告材料。松丸先生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他立马提出了一些意见，指出还应该看的材料有哪些。他说你查得很详细，学术历史总结得很好，但甲骨文的字释方面你看过什么书，他这么问道。然后我回答几乎没有看过什么书，没有了解。他回书房拿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然后他说，如果学习甲骨文字释方面，这本书是最好的，以后可以自己买一本，一个字一个字去看。我回家之后，就去了东京代代木的“东丰书店”，书店老板给我找到了这本书，从那天开始，每天看一两篇于老的文章。松丸先生还提出了意见，看于老书的时候一定要记笔记。于老的那本书里面，每篇文章他引用了很多甲骨片，他引用的甲骨片后面注明了出处和号码，比如说《甲编》多少号，《乙编》多少号。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号码的话，一定要查查原始著录和拓片，然后用硫酸纸一片一片摹写下来，把它粘在笔记本上，这样一篇一篇读下去。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于老的《甲骨文字释林》。但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往往遇到我自己没找到的甲骨著录书，比如《甲编》《乙编》在庆应大学图书馆比较容易找到，但是有些民国时期的线装书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很难找到。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去找松丸老师，松丸老师给我介绍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可以去那边查阅一些比较难找到的书。这是本科的时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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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西江清高先生读书会合影

本科比较顺利毕业，考上了硕士。日本的硕士只有两年。这两年我主要做的是现代汉语的学习。我本科时学的第二外语是意大利语，没有系统地学过现代汉语。因为考博要两门外语，第一外语就是英语，但也得考第二外语，考虑到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我选了中文。为了练练中文，我读研究生期间经常去听中文系的课。去中文系听课的时候，我碰到了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老师。他是早大教授，但是每周一次来庆应大学中文系开一门课。他开的课刚好是有关中国古文字的课，就是翻译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所以我每周一次去参加他的翻译的课。那个课学生不多，是给硕士生和博士生开的，每次来的学生只有四五个，而且都是中文系的，中文能力比我高很多。在稻畑先生的课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古文字和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参加那个课的几位师兄，他们都有到中国留学的经验，他们都强烈推荐我到中国学习。后来我考博成功了，上了博士，博士读的也是考古。但是我上博士之后，慢慢开始觉得自己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能力还是有限的，而且在学校里面没有同行，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研究水平是多高，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能力。这个时候我在图书馆里碰到了林沄老师的文集，在里面找到了几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从考古类型学研究甲骨文，讨论断代分类分组的问题。我看到文章的时候，非常惊讶非常高兴，就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已经有中国学者开始做了，而且还是考古学家，精通考古学和古文字，我没有想到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学者。所以我这个时候，决定到他那里去学习甲骨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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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与吴振武师、刘钊先生、刘彬徽先生、罗运环先生合影

[bookmark: _Hlk53486805]博士二年级，我申报中国政府留学基金，然后顺利通过，来到吉大。但是我那个时候，在中国没有一个认识的老师，心里感到非常不安。松丸先生给我写了三封介绍信。松丸先生他经常有机会到中国开会，之前也参加过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年会。他在中国有认识的老师，林沄老师他八十年代在中国开会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给我写的三封介绍信，第一封信就是给林沄老师写的，然后第二封信给吴振武老师，第三封信就是给刘钊老师写的，这三封信都是松丸先生在我面前特意用毛笔写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三封信对我来说比护照还要重要，如果没有这三封信，我在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这三封信也算是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护照”。2002年8月底我来到吉林大学，报到第二天就去了考古系办公室，问了三位老师在哪里。但是，9月初的老师们都不在。林老师不在，吴老师那一年去了台湾，刘钊老师已经调到厦门大学。三封信那个时候没有办法交给三位老师。然后等到大概10月份，林老师开始讲课，我开始去听林老师的课，顺利把介绍信交给他。林老师允许我旁听他的课。2003年就是“非典”那一年，所以春节结束之后，到了三月四月时候，疫情越来越严重，学校也已经封锁，无法和吴老师接触。一直到5月份，大概5月中旬，我才和吴老师取得了联系，然后把介绍信交给他。他也非常高兴，非常欢迎我听古籍所的所有课，可以使用资料室等等，从那天开始，我开始听吴老师开的金文课。刘钊老师我一直没有见面机会，2003年12月份在湖北荆门开了一个有关郭店楚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那个时候我刚从殷墟发掘回来，回来第二天，吴老师给我打电话，你明天有没有时间，你可以来。那个时候开国际会议，参加的外国人比较少，需要几个老外，你可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去。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刘钊老师，终于把第三封信交给了刘钊老师。这三位老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对我非常好，我非常感谢松丸先生给我写的三封介绍信。到了中国以后，2002年、2003年在考古系进修，那个时候我听了吴老师的金文课，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古文字学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的水平。那个时候，我决定博士学位应该在这边读，我日本的学位可以放弃。2004年的时候，我跟吴老师说了这个想法，吴老师也同意报考。我2004年春节回家的时候，和我庆应大学的导师铃木先生和松丸先生谈了，他们也同意如果我愿意，可以放弃日本的博士学位，然后在中国学习中国古文字学。所以我决定考吉林大学古籍所，考博很顺利，那个时候考博的人很少，尤其是外国人几乎没有。考上了以后，2004年到2009年，我读了五年时间。实际上其中我花了四年时间做了《甲骨文合集》的摹本，我天天从早到晚一直在图书馆古籍部摹甲骨。然后做了字体的分类，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很幸运的是，五年时间里面，比我大一届的蒋玉斌先生，他导师是林沄先生，但也可以算是我的师兄，他对每一片甲骨拓片的观察非常敏锐，让我觉得十分惊讶。我真的没有想到，中国的学者研究的时候观察得这么细，学习得这么认真和用功。在日本的话，不会有这么好的同学和同行。比我小一年的有周忠兵先生（毕业是同一年的），他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甲骨学者。在研究上，我受到了这两位在学术上很大的影响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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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与蒋玉斌先生研究吉大所藏甲骨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主要研究的是甲骨和青铜器铭文方面的内容，我前面也说了，我研究的虽然是甲骨和金文，但不是文字考释或文献对读，涉及文本的内容是很少的。
我一直以来，很重视的研究视角是：第一，作为物质文化的古文字。第二，作为技术（软技术）的古文字（从技术史或“软技术史”角度看古文字材料）。我感兴趣的还是文本的外形，比如说文本的格式、体例、行款、字体或者文本的刻写方法、铸造方法、复制方法、保存方法。还有文本和载体之间的关系，等等。
近几年来，我主要从事商周青铜器铭文的铸造、复制方法及其演变过程的研究，同时也对个别传世金文、青铜器材料作了一系列辨伪，也就是史料批判工作。
今后拟待研究的课题则是根据以上的研究，再进一步深入讨论先秦时期文字、文本的性质、用途演变过程（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世俗化”过程）及其与载体之间的关系。
又，最近在备课过程中，对日本的中国文字学研究史，也产生了兴趣，后面可能会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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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与林沄先生、松丸道雄先生于台北史语所合影

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阅读材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心得。最近很多学者都用电子版或者网上电子资料库。论文也是看的电子版。但是，我收集材料的时候，还是比较重视纸本的书或者纸本工具书。因为电子版资料用起来方便，我也用过。但写文章的时候，尽量去看最原始的纸本。我们知道电子版方便是方便，但电子版时有错误或者底本不是最好，PDF会有错误的，比如页码出错、图版位置有误等各种各样的错误。此外，完全依赖电子版也有一定的风险。搜集材料的时候，可以使用资料库，但不可完全忽略纸本。所以写文章的话，还是一定要回到最原始的材料，去图书馆看看纸本。而且，去图书馆查资料时往往会有意外的发现。
在古文字学习方面，我还是推荐大家学习过程中，用自己动手摹写甲骨、金文、竹简文字等方法。松丸老师、林沄老师都说过，学古文字从摹写开始，没有摹写过的不能说是真正的古文字学家。
搜集材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尽量去看最原始的材料。如果看拓本的话，一定要查好最佳或最原始的拓本是在哪里公布的。讨论一个古文字字形的时候，找到最清晰最良好的拓本或照片，我觉得这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若有机会，能去观摩实物材料的话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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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继祖先生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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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论文撰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中文写作文笔不好，没有什么资格去谈这个问题。但是，写文章方面，我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悬挂在古籍所会议室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那一副罗继祖先生写的对联。这个是非常得淳朴，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一句话可以概括写文章时候应该注意的所有事情。
论文投稿方面，没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很多人实际上不想写那么多，但是因为学校要求或者项目的要求，不得不发那么多文章。如果没有考核要求的话，肯定很多人不会写那么多。但是我们现在学术界的习惯是这样子。文章是很多了，但是水平不一定比以前高。

[bookmark: _Hlk53507217]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影响最大的有三位老师：第一位是林沄老师，第二位是松丸道雄老师，第三位是吴振武老师。林沄老师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受到他研究方法的很大启发，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甲骨文字体，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松丸先生的话，他的研究做得非常细致，逻辑十分严密，然后推断非常合理。他的论文结构经常是非常巧妙，就像读一篇侦探小说，非常有意思。我最喜欢的文章，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写的《关于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殷代国家构造研究》那一篇。吴振武老师的话，除了他给我讲授的古文字基础，如“金文研究”等各种古文字研究外，还有做研究的方法、程序、时间的管理、写文章的实际上的问题，都受到他影响，学到了很多。我跟他还学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各种特色、传统和习惯。
[bookmark: _Hlk53508194]除了这三位老师外，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较大的还有我本科导师铃木公雄先生。我跟他学到了考古类型学方法和“新考古学”的研究思路。他是在美国访学时接触到所谓“新考古学”，“新考古学”最大的特色就是人类学视野和定量分析，这一研究视角为我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很重要的启示。 
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庆应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尾崎康先生，我在硕士到博士阶段听过他的课。他是研究所的老师，开课的机会不是很多，来听的学生也很少。我记得他退休前最后一年，是我跟他一对一上“书志学”课。我印象很深，上课时候面对面聊天，每次都能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我受到了他的很多影响。每次他讲的还是版本学，那个时候每年他去上海图书馆调查宋版，每次他拿他做的笔记和卡片，讲每个本子有什么版本特色，它的刻工是什么情况、有什么缺笔等，很仔细。跟尾崎康先生，我学到了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的基础知识，同时也学到了上世纪后半叶的中日学术交流史。
著作的话，第一是贝冢茂树的一系列甲骨、金文研究，如《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检讨》等。中国著作的话，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是巫鸿有关载体和内容之间关系的研究论著，还有德国一位学者雷德侯（Ledderose）的《万物》，讨论中国传统工艺艺术的批量生产方式还有机械复制。还有一些其他外国学者的论著，也对我现在做的古文字载体的研究、文字资料的复制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参考。还有王明珂的一些研究，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正宗古文字学家，我没有资格提出什么意见。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个人的体会是可以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外，有第二专业或者研究领域，这样可以开扩你的视野。而且在你的第一专业研究碰到一个困难，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还可以暂时逃避到第二专业。这个是很重要的。作学术研究总会碰到困难，第二专业的开辟，很重要。至于第二专业，无论是学目录学也好，学考古学也好，学历史学也好，或者近现代文学也好，接触这些不同的专业，都是好事。
古文字学我觉得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初学者应该首先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关注文字学周边的各个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还有相关其他的学科。特别是理论方法方面，比如考古类型学、史料批判、校勘学理论、语言学理论，还有符号学、人类学等等，各种理论都可以同时学习一些。
课余时间，可以多看专业以外的学术名著，这个也很有益处。

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我用的电脑软件，没有什么特殊的，都是一些很常用的。比如像Word、Excel、PS、AI，还有上课的时候用的PPT等，这么多年用的软件没有大的改变，技术上没有什么特殊的。做PPT技术，还是对老师来讲比较重要。还有学生，比如博士生开会作学术报告，PPT很重要，这个和电脑技术没有特别关系，但是报告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
至于网络资源方面，前面问题也提到过，我也偶尔使用电子资料库，但是不要那么全面地依靠电子资料库。如果是写文章的话，还是重新查一下纸本材料。因为网络上的信息经常有错误，有很多不可靠的信息。这个是我对网络资源的一点看法。

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这个我没有在网络上发过文章，所以这方面可谈的不多。
我最近觉得开会的时候，有的会议提前给我们在微信群里发PDF会议文集或者PPT，这个方便是方便。但是，有的时候会被转发到别的群里。后面开会的时候，其内容在学术界都已经知道。我觉得有点不太好。会议文集不是公开的刊物，里面会引用没有经过正式出版授权的图版或材料。像这种会议文集，还是不要在微信或者网上公开。无论如何，网上发布的文章，不能看做正式发布的。

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对于我来说，研究和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的研究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如果要说的话，买书、看书算是我的爱好，还有看画、画图、查资料、搜集资料、编目录、编年表等等，这些“爱好”其实与“学术研究工作”难以分开。
在看书方面，疫情期间读到了森鸥外的一系列有关日本江户时期汉学家的传记，如《涩江抽斋》《伊泽兰轩》等，对他们写的“汉诗”以及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兴趣，开始搜集、阅读与此相关的研究论著。
（王江鹏整理）

感谢崎川隆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崎川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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